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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请不要在课堂上夸我了。”当那个曾
在朗诵比赛中大放异彩、总能在课堂侃侃而谈
的男生，带着倔强与委屈，在课后向我提出这样
的请求时，教育里“赞美”这堂必修课，陡然浮现
出待解的新课题，让我重新审视教育里“赞美”
这件事。

赞美原本是阳光的，可何时起，它成了部分
孩子想挣脱的“枷锁”？常听前辈们说，多多夸
奖能让学生自信，自家女儿也会在挨批时嘟囔

“就不能多夸夸我”，于是在课堂上，我鼓励内向
的孩子开口，把真诚赞美当作赠予他们的珍贵
礼物，对本就优秀的学生，更是不吝溢美之词。

这个男生，模样敦实可爱，普通话标准清
晰，高一时班级朗诵赛夺冠，还代表班级拿下全
校高中组一等奖。话剧表演、课前三分钟、学校
相声表演，他都表现亮眼。课堂提问总能抓住
关键，分析得头头是道，我忍不住称他是“故事

小能手”“演说家”，同学们也常鼓掌附和。
可不知不觉地，他变了。回答问题开始扭

捏，从“这问题我没想”到“我不知道”，我只当是
题目太难，没太在意，直到这次课堂上，冲突爆
发。连续点名两次，他仍和同学“联动”说话，我
用提问让他起身，他却干脆说“不知道”，甚至追
问“为什么只让我站起来”“他们也讲话，怎么不
站”，同学们都被他的执拗惊到，我也慌了神，课
堂节奏被打乱，好说歹说让他先坐下，课后沟
通。我这才知道，他是在和我赌气。

原来，从中期考试后，他就开始“变轨”。考
试没考好，可表扬却没停，他觉得自己“不配”那
些赞美，每次被夸都想钻地缝。“压力很大，您给
的‘帽子’太高，我没那么优秀。老师，直接叫我
名字，别加那些词，班上优秀同学多，中期考试
我不如他们，同学会孤立我……”他的话，像重
锤敲在我心上。原来，过度的赞美，成了他的枷

锁。这就像给小树苗拼命施肥，本想让它茁壮
成长，可肥料过多，反而灼伤了根系，让树苗难
以自在伸展。他怕同学的目光，怕达不到“优
秀”标签，甚至在优秀同学面前自惭形秽。

我认真地回应他：“你表达确实优秀，要自
信，但人无完人。我没夸你‘学习达人’，你是

‘表达达人’呀。若因怕孤立就不做自己，多可
惜！别太在意错误眼光，你的闪光点，值得被看
见，赞美该给你力量，而非负担。”

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听完我的话后若有所
思，也为他课堂上的无理取闹真诚地向我道
歉。我也承诺以后将他与其他同学同等看待。

最终，我们握手言和。但这件事也如警钟，
敲醒了我：赞美是门学问，更是门“共情学”。教
育者不能只凭主观善意给予赞美，要考量孩子
的感受，把握好度。如同给植物浇水，浇多了会
涝，浇少了会旱，赞美也需恰到好处，才能真正
成为孩子成长的助力，而非压在肩头、让人喘不
过气的压力。也别总想用赞美筑造自信的城
堡，却忘了城堡里的孩子也需要透气的窗，需要
走下“优秀”的高台，坦然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因
为只有在真实的人际与自我认知里，才能长出
真正坚韧的自信。

去年，大腿骨折术后三个月，因学校实在需
要我上班且有两个班的语文等着，我拄着双拐
忍着疼痛小心翼翼到了学校，根本不能久站，大
多是坐着上课。最困难的是上下楼梯，生怕一
脚踩虚，又造成第二次伤害，战战兢兢，虚汗直
淌。我没有退缩，把上班当作术后恢复锻炼，一
天天克服恢复过程中的疼痛，更克服着上下楼
梯的恐惧。

一天，我拄着拐杖迈下办公室前高高的台
阶，看到灿烂的阳光从茂密的桂花树枝叶间洒
下来，一条条明媚的光带射向平整的地面，形成
斑驳陆离静谧亮丽的光影意境。这时，我看见
一只鸟，轻盈地在这光影里跳动，灵活地转动着
小脑袋，扑闪着大大的眼睛，不知是在觅食还是

在接受大地气息的抚慰。我走得很近了，它依
然毫无戒备地在我面前跳跃。我仔细一看，
咦！它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从根上没了。这
只可爱的鸟经历了什么？是猎人的铅弹切割了
它纤细的腿，还是顽劣孩童的弹弓击落了它的
小腿爪?抑或是被什么天敌咬断了的？那纤细
的腿爪在脱离这灵动的小身子时，它经受了多
么剧烈的疼痛啊。就像那天晚上我遽然滑倒轰
然坠地，右大腿变形，剧烈的疼痛闪电般传透全
身。我躺在地上，不敢轻举妄动，绝望地等待
120的救助。这只光影里的鸟在齐根断掉腿爪
时跌落大地，不知经历了怎样的绝望与无助，它
又是怎样重返枝头与自由的蓝天的？今天，它
用一条纤细的腿支撑着靓丽光滑的圆蓬蓬的身
子，在我的面前跳跃腾挪，灵活自如，无所顾
忌。我被它的强大深深地感动着，打消了用手
机拍下它的念头，我觉得，它不应该属于我手机
里的光影，应该是属于蓝天白云绿枝小草间的
自然精灵。

这让我想起了几天前在操场花台边的那只
白鹭。我们的校园紧邻宽阔的后河，校园开放
式栅栏围墙外边便是高高的河堤，堤岸上依依
杨柳随风飘拂，如翡翠般的河水绕过校园，静静
地流向天边的云彩。清澈的河水里，每天都有
三五只白鹭迈着高贵优雅的步伐，悠闲地散步
或觅食。我经常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出神地欣
赏着这些美丽的精灵。白鹭浑身洁白的羽毛、
长长的脖颈、高高瘦瘦的双腿，透出洁净、从容、
高贵、雅致、美丽的气质，让我始终为之着迷。

这只病恹恹的羽毛蓬松失去光泽的白鹭，
站在高大茂盛的香樟树下的花台边，缩着脖颈，
看着我走近了，一点儿也没有飞走的意思，甚至
连脚也没动一动，看了我一眼，低下了头。我想
蹲下看一看它是受伤了还是生病了，但我做不
到，我拄着双拐蹲不下来。我只好掏出手机，将
它拍下来，发到了同事生活群里，呼唤我的同事
来救助。群里同事蜂拥而至，七嘴八舌，献计献
策献科普献爱心，也有三三两两同事亲临现场，
仔细查验白鹭有没有伤痕，在确认没有受伤后，
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大自然才是白鹭治愈的最
好场所。于是两个同事抱着白鹭出了校门，把
它放到了河滩绿茵茵的水草丛里，看着它走向
了浅水区，低头在水中觅食，才放心地离开。

那只独腿小鸟此后成了我日日的牵挂，有
好长时间它都没有出现。我想它可能是偶然飞
到这里来，和我不期而遇的，现在早就飞到了很

远很远的地方了。我的腿在一天天好起来，丢
了一个拐杖，上下楼梯也能一只手扶着栏杆，心
里踏实了许多。一天，当我扶着门框迈下办公
室前的台阶时，又看到了这只可爱的独腿小鸟，
灵活地转动着小脑袋，扑闪着大大的眼睛，在办
公室前宽阔静谧的树荫下灵活自如地跳跃腾
挪。我差点流出眼泪来，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
的兄弟，更像是见到了日日牵挂的难友。我走
得很近了，它依然无所顾忌毫无戒备，不知道它
还记不记得我曾经拄着双拐和它近距离对话，
现在我好想轻声对它说：“嘿，小兄弟，你看我已
丢掉了一个拐杖，不久我将和你一样活动自如
了”。

此后，每隔三五天，最多半个月，这只小鸟
就会来到这片宽阔静谧的地方。我也会默默地
守着它，心里满满的怜爱之情。有时我看到它
抓到一只小虫子没有停留就飞走了，我想它大
概已在这里安家落户成家立业了，已有了幼鸟，
它的独腿撑起的不仅仅是它自己的身子，更是
一家的饮食生活、日月风雨和广阔天地了。有
时我把这只机灵坚强的小鸟指给我的同事们
看，我满心期待他们能和我一起谈论一番，感叹
一番，然而他们大多表现得很是淡然，匆匆而
过，最多礼貌地回应一句：“嘿，就是哈”，甚是敷
衍。我知道，我对独腿小鸟的情愫是独有的，同
事们好手好腿，肯定不能与我共情，这也是可以
理解的。

一个周末，我送一个小同事也是我的学生小
茜回老家看父母，她的家在川陕交界的茂密山林
中，40分钟车程后，我将车停在林中草坪。沿着
林荫小道走五六分钟，绿树掩映下闪着亮晶晶光
泽的小洋楼，就是小茜的家。小茜提着水果、零
食等一大包东西，牵着活泼可爱的小女儿走在前
面，我紧跟其后，阳光从树缝间漏下来，清凉的风
从脸上滑过，鸟儿清悦的歌唱钻进耳朵。一只衔
着虫子的鸟儿站在树枝上，沐着上午的阳光小
憩。我指着那只鸟，给小茜讲了独腿小鸟的事，
小茜看了看身边的女儿，再望了望林中的小屋，
她的眼圈竟然渐渐红了，泛起了泪光。她正养
着自己所生的人，也养着生自己的人，对独腿小
鸟撑起自己的家应该是共情的。

我搬离那间办公室已有一段时间了，腿也
恢复如初，不时我还会去那片树荫下的平地，去
等那只坚强可爱的独腿鸟。再小的生灵，只要
它肩上有了责任，无论经历风霜雪雨，还是生老
病痛，它都会用坚韧撑起自己的那一片天地。

老师，请别再夸我
□胡高兰（四川）

那光影里的鸟
□张家俊（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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